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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谣言为何选择了“红衣女”
本报记者 刘彦朋

今年 3 月中旬至 3 月底，河
北馆陶和聊城冠县接连发生 7 起
女青年遇刺案，专刺红衣女的传
言在馆陶贴吧和两县坊间满天
飞。警方调查发现，实际上案发
时这 7 名女青年无一穿红衣。

“红衣女”只是谣言制造和
传播者为吸引眼球而联想出的关
键词，却给警方带去前所未有的
压力，也把民众引向了恐怖之
中。

没有人敢穿红衣服

9 日下午，嫌犯张运魁
落网已经过去 60 多个小
时，“7 名受害者案发时无
一穿红衣、无一受害者死
亡”的消息也已接连发布。
但在冠县东古城镇，多数人
还停留在“专伤红衣女”和
“十多人遇刺、三人死亡的”
谣言漩涡中。

“听说专捅伤红衣服女
孩的坏蛋抓住了？”东古城
镇交警中队附近一名女店
主正在跟邻居议论。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她的店一直
在歇业，后来桥头和镇中心
来了十多名民警，家人才放
心让她开门营业。

住在七一大桥西头的

房先生说，3 月 28 日后的
几天，桥头 24 小时有民警
设卡盘查，但过桥的人还是
明显减少，特别是下午，三
四点钟就没人通过了。

馆陶县馆陶镇孙庄村
的孙女士在城区西北角一
家纺织厂上班，以前厂里管
理得挺乱，晚上回家住、出
去吃饭都没人管，前几起案
发后，厂方就强制晚班工人
住在厂里。下午 4 点以后，
厂区关门，出去买东西都不
行。“真没想到作案的竟是
我们厂子附近村的。”孙女
士心有余悸地说。

事件波及到了 10 多公
里外的冠县城区，特别是一
名遇刺的受害者住进冠县
县医院后。“一到傍晚出租
车就往县医院扎堆，因为我

们医院护士们不再敢骑车
回家了，更没有人敢穿红衣
服。”县医院的一名护士说。

电视讲话仍难抵谣言

网络贴吧前期预热，传
统媒体跟进推波助澜，把馆
陶这个小县城和该县警方
推向了风口浪尖。“这是我
从业以来，遇到的前所未有
的压力。”馆陶公安局分管
刑侦的副局长徐省军一遍
又一遍地向来采访的媒体
坦陈。

4 月初，馆陶县委主要
领导直接点将让徐省军过
去面谈，开门见山一张嘴
就问：“这案子能不能
破？啥时能破？”让徐省

军压力倍增。
“近半个月的时间，

凌晨 12 点前没睡过觉，每
天晚上确定第二天的侦查
方向，白天全天在外摸
排、侦查。”徐省军说，
每天向县委主要领导汇
报，内容包括侦查范围缩
小到多大，是否锁定具体
目标，已锁定目标的嫌疑
有多大，从 40% 一直到
70% ，直到最终锁定。

该局刑侦大队负责人
说，谣言传得这么盛，对
他们来说，除了能感受到
压力，还有可能影响案子
的侦查方向，最终影响破
案。“我可以负责任地
说，那段时间街上穿红衣
服的一个人没有，舆论的
力量太恐怖了。即使局领

导发布电视电话后，这一
局面仍未得到改观。”

该局另一位负责人
说，一家纸质媒体找他采
访时，他们已经锁定了犯
罪嫌疑人，当时他没在
家，否则无论如何他也不
同意，那个时候见报。
“太危险了，多亏两天后
破了案，增加民警的压力
不说，会给普通民众带来
更大的恐慌。”

“红衣女”恐祸起网络

馆陶县委宣传部一名
工作人员自称较早地关注
了“专伤红衣女青年系列
案”。

最早的帖子是 3 月 20
日左右发出来的，只是简

单说有女青年在馆陶县北
环路金凤市场南门处，被
一骑摩托车的男子用利器
刺伤后背。“变态狂、红
衣女、专挑红衣女”等词
汇，多是后来的跟帖者通
过猜测、起哄发上的，但这
些最初的帖子早已从馆陶
吧消失。

“红色是一个很敏感的
词，一提到这个颜色，大家
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少女，两
个词汇组合在一起，最能激
发人的想象——— 专刺红衣
少女、变态。”专案组一位民
警分析称，就是这些词汇，
不停地在网上、两县坊间翻
滚，吸引民众眼球，才让这
样一个性质远没有这么恶
劣的伤人案，变成一个轰动
全国的事件。

同乡眼里的老实孩子

7 日下午，安静村绝大多
数村民还不知道张运魁涉
嫌刺杀女青年一案被抓的
消息，更不知道记者们要找
的张运魁是谁，只是听说他
被带走问话后，又被放了回
来。

“这是个老实孩子，没
听说他干过过火的事。”这
是安静村人对张运魁的普
遍评价。张家附近一家小卖
铺老板说，6 日上午，张运
魁还从她那里赊了一包 5
块钱的香烟。“他家条件很
宽裕，以前没赊过，当时是
因为随身没带钱。”

“张运魁姊妹三个，就

这么一个儿子，从小不爱学
习，小学毕业就跟着我干点
建筑零活，也去莱阳、青岛、
石家庄等地打过工，但每次
去都干不长，赚的钱还没有
花的多。”张父说。

长期跟他一起干活的
工友张涛(化名)说，“明明
是让他往前推楼板，他却向
另外一个方向拽，要是走了
神儿，楼板快砸到头上了，
他也不动弹。”

每遇到记者采访，张运
魁的父母都坚称这事跟儿
子没关系。在张运魁的父母
看来，儿子人生中最大的一
次变故是 2009 年 1 月底那
次被抓。张运魁因参与打群
架被抓后，在看守所过的春

节，出来后变得沉默寡言，
经常发呆、干活时还走神
儿。

据称曾在青岛交女友

据熟悉张运魁的人说，
2009 年 11 月的一天傍晚，
到了吃饭时间张运魁还没
回家，父亲责问他怎么该吃
饭了还不回家。张运魁没说
话，皱了皱眉头，突然窜进
厨房，拿起菜刀猛砍自己的
头顶，现在还留着伤疤。

据馆陶警方通报，2009
年，张运魁在青岛打工期间
认识了一漂亮女青年谈朋
友，后来分手。去年与现在
的妻子结婚，但婚后一直思
念前女友。在妻子分娩期
间，张运魁产生了报复心理
并实施犯罪行为。

既然是在 2009 年就已
经分手，为什么非要选择
在两年后，正值妻子分娩
时报复呢？警方也未作出
回应。

与张运魁同村且关系
要好的一名男青年说，张运
魁妻子怀孕后期，家里装上
了宽带。“过年期间不太忙，
他经常在家上网，在上面接
触到一些暴力游戏或文字
内容，可能是这些刺激了

他，成为他作案的最直接动
机。”

而张运魁 2009 年曾因
涉嫌聚众斗殴被馆陶县公
安局刑事拘留，后取保候
审。张运魁的父母说，当时
民警告诉说取保候审期间
不允许儿子外出，“他哪有
机会跑到青岛谈对象呢？”
至于在此期间，张运魁到底
是否去过青岛，张父说他也
记不清了。

被抓前还在打麻将

张涛回忆说，被抓前两
天，馆陶警方曾经带走张运
魁询问，并到四家医院让受
害者辨认，但当天就被放
了。

“如果真是他干的，明
知警方已经盯上他了，他
还敢在家呆着？他平时在
家也跟我们说外边有人被
捅伤的事，被抓的前 2 个
小 时 还 在 跟 朋 友 打 麻
将。”张涛说。

据民警分析，在近一
个月里，张运魁逐渐有了
一定的反侦察能力。 3 月
15 日、 16 日作案三次后，
他并没有再次作案，而是
每天通过网络了解外边的
动静。一直过了 10 多天，

他发现没啥事，又出来一口
气疯狂作案四起。

民警说，4 月 4 日，第
一次传唤四名受害人，因受
到惊吓，不能认定嫌疑人，
张运魁侥幸认为警方的视
线就会转移去查别人，如
果他回去后立即逃跑，反
而会引起警方的再次注
意。事实恰恰相反，张运
魁回家后，民警采取外松
内紧的方式，继续监控，
最终多项证据表明张运魁
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哭着向受害者道歉

8 日中午，馆陶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播放了一段抓
捕张运魁时的视频。视频显
示，7 日凌晨 0 时许，五六
名民警冲进张运魁的卧
室，被抓时他显得很平
静，并无过激行为，也没
给家人说话。

“一米七二的个头，
留着板寸，表情漠然，看
上去很普通，的确像个沉

默寡言、性格内向老实孩
子。”办案民警说。

馆陶县公安局分管刑
侦的副局长徐省军说，张运
魁的认罪态度很好，被抓当
天即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
实，作案地点也与 7 名受
害者的受害地点吻合，按
时间过程讲述得很清晰，
还交代了因思念前女友引
发的犯罪动机。

在审讯及一家中央级
电视媒体采访他时，他多
次泣不成声，并一再表示
通过警方和媒体向受害者
道歉，称对不起她们，是
自己伤害了她们。但几乎
没提到自己的父母、妻子
和刚过满月的孩子。

“在审讯他的过程
中，我觉得他偏执、偏
激，有很强的报复心理，
而不是先前传言说的变
态。”办案民警说，张运
魁作案时速度很快，捅完
就跑，这说明他也害怕，不
是不计后果的变态狂。

“刺客”张运魁其人
本报记者 刘彦朋

7 日凌晨 0 时左右，馆陶县馆陶镇安静村
被一阵近似疯狂的狗叫声吵醒。约 10 多分钟
后，10 多位民警带走了该村村民——— 23 岁的
张运魁。

这是他第二次进看守所，上一次是因为
涉嫌聚众斗殴，被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这
一次被带走，村里人谁也想不到他极有可能
就是网上盛传专门捅伤红衣女的“刺客”。但
回忆起张运魁近期来的言行举止，似乎又能
想起来什么。

张运魁已经被馆陶
警方刑事拘留，关押在馆
陶看守所。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摄

9 日，张运魁家的大门紧闭。 本报记者 刘彦朋 摄


